
何繼枝，2021年任職外賣車手，於送外賣期間被的士從後撞至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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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傷車手細數香港外賣平台壓榨操控︰「我想為那些再也不能說話的人

鳴冤」

「在網上找我的名字，會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新聞。一是充滿成就感，代表香港出賽的一面；另外是那宗交通意
外，充滿創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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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國際勞工組織將每年4月28日定為「工殤紀念日」，以紀念工業傷亡工人對建設社會的貢獻。作者訪問

曾在工作期間遇上嚴重交通意外的香港外賣員，以及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揭露外賣平台欠保障的四大問題，包括不

少殉職工人因為外賣平台補償制度的缺失，家人無法獲得賠償。另一方面，作者認為要向政府爭取推動訂立「工殤

紀念日」，以及設立工殤紀念碑，向工人致最基本的敬意。

（謝欣然，工業傷亡權益會組織幹事） 


駛至海泓道轉入櫻桃街的馬路口，紅燈亮起，何繼枝把電單車停下。這天是2021年11月5日，將近下午4

時，剛送完一單外賣，他盤算着，差不多是時候吃午飯了。忽然，後方猛烈的衝擊將他撞得與電單車分

離，身體七旋八轉方向全失。跌在地上的瞬間，他被那輛重達3公噸的的士捲進車底向前拖行。停下來的那

一刻，車胎壓在阿枝的胸口上。

「只有頭沒有被車壓到，當時我仰望着天空，看到的是白色一片。我完全透不過氣來，覺得自己快要沒命

了，也不知有多痛，可能是傷重得感受不到痛楚吧。那時我只知道，我不想死。」

一群路人見狀合力將的士抬起來，然而，當胸口不再被壓住，他仍然無法呼吸，更深的絕望襲來。救護車

很快到場，救護員為阿枝戴上氧氣罩，卻無補於事。在救援的過程中，痛感重新被激活。救護員為他剪去

衣服處理傷口，將他抬上擔架。每一下的觸碰都令他痛不欲生，有如刀割。「那時我痛得想大叫，但卻叫

不出聲來，好像金魚一般，張開口也沒有半點聲音。」

嚴重的創傷令他開始陷入半昏迷狀態，眼中只見無數的光影飄來飄去，在旁的救護員不斷叫他不要睡着。

捱過一段路程，終於抵達醫院，被推進手術室的路上，阿枝拉着醫護人員的衣角，有氣無力地近乎哀求

道：「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去......」


掃描結果顯示，阿枝的肺部被刺穿，全身10處骨折，多個器官受損。他的維生指數跌至極低，隨時會喪

命，不可以立即做手術，只能先送到深切治療部。「那幾天，我半分都動彈不得，又痛，又餓，又無

助。」他整個身體插着不同的喉管以輸送營養和幫助排洩，全身被金屬架固定着：「在病床上，我失去了

時間感，日子過得十分漫長。在閉眼與開眼之間，以為過了一天，原來只是過了一個小時。睡去十次又醒

來十次，也不過是由白天去到夜晚。」

後來聽家人說，阿枝才知道，那幾天他一直在鬼門關徘徊。COVID疫情肆虐之下，深切治療部禁止探訪，

醫生卻讓阿枝的哥哥進去看他，除了打氣，大概也有見最後一面的意思。

幸好，在深切治療部待了數天，阿枝的情況穩定下來，可以進行手術了。堅毅的生存意志，令阿枝最終逃

離鬼門關。



那一年，他只有25歲。 


九龍住宅區一位 Deliveroo 外賣員。

無法逆轉的傷害 


深知馬路如虎口，阿枝每次上路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做足保障措施。「幸好我有戴好頭盔，被車撞時頭部

沒有嚴重受傷，才保得住性命......以及我俊俏的面孔！」話畢，他害羞起來，忍不住雙手掩面失笑。畢竟

才是20多歲的年輕人，愛鬧愛笑才是這個年紀常見的樣子。如果只是看表面，大概真的會覺得他與同齡人

無異，或許就會看不到他藏在背後的拐杖，更無法想像他如何從地獄走回人間。

「在醫院的每一晚，我都痛得無法入睡，只有到了早上才會累到睡着一會兒。」洗傷口是最難捱的時候，

他全身盡是大大小小的傷口，連續整個月都要每日洗一次。由於被的士拖行了一小段路，背部的傷口面積

很大，加上當時地面十分骯髒，傷口受細菌感染，發炎流膿。細菌感染可以致命，洗傷口時，護士每次都

要用力把膿液刮下。阿枝痛得要咬着毛巾捱過去，眼淚默默流下。



他足足有10處骨折，醫生在傷勢嚴重的骨折處鑲上螺絲以作穩定，由於身體未能適應外來物，就算輕微動

一下都痛得像整個人撕裂般。住院兩個星期後，做完首階段的手術，阿枝嘗試下床，由起身到離開床、站

在地面的過程，花了接近半個小時。「我用盡了全身的力，連腳趾尾的力都用上，只可以用非常慢的速度

移動。」在護士的協助下，他慢慢走下床，挨着床沿站了起來。說起那一刻，他雙眼發亮：「我見到重生

的希望」。

經過1年的復健治療，他的行動力終於恢復到可以撐着一枝拐杖自行外出。但是，他的人生從此不再一樣。

無論阿枝怎麼努力，有多想重過正常生活，社會的歧視目光還是令他難以招架。「有次我走在路上，迎面

而來一位穿着斯文的男人，明明街道寬敞得很，他卻刻意走到我身邊撞了過來。又有一次，我剛覆診完離

開醫院，正準備過馬路，不遠處的一輛的士忽然加大馬力衝過來，然後在我面前急煞，好像是故意想嚇

我。那刺耳的煞車聲，響亮得連旁邊的護士都為之側目......」每一件事，都在阿枝心頭刻下烙印。「我已

經接受了自己是傷殘人士這個事實。」

他的成長經歷，更令人心疼。阿枝來自一個經濟困乏及充滿暴力的家庭，父親沉迷賭博、酗酒，賭博輸錢

便喝個爛醉，打罵家人發洩；他年紀最小，是最常捱打的那個。母親一度想離婚，但又擔心離開後阿枝無

人照顧，只好啞忍，等到阿枝16歲時才離婚。為了盡快找到工作搬離原生家庭，由終日徨恐的暴力中解脫

出來，阿枝中四時毅然轉學到香港建造學院，修讀粗、細木工。他練得一身好功夫，在香港青年技能大賽

的細木工組勝出，被選作代表香港出賽參加世界技能大賽，到巴西聖保羅出戰。



何繼枝，2021年任職外賣車手，於送外賣期間被的士從後撞至重傷。

接受培訓準備出賽期間，他每個月會獲得1萬元生活費資助，終可離開施暴的父親，搬出來自己生活，而母

親則與哥哥另外租屋住。他租了間不足1百尺的劏房，狹小卻無比溫馨，毋須再擔心父親的拳頭何時會揮

下，彷彿為自己搭建了一間庇護所。那年，他18歲。

雖然阿枝在世界技能大賽未能勝出，但他對於木工的喜愛已在心裏種下了苗頭。他盼望，終有一天可以開

設自己的工場，做自己的藝術創作，開班教學。為此，他拼命打工賺錢——他做過裝修木工和零售業，但

疫情令零售業蕭條，他於2020年全職做外賣車手。現時，他工作的外賣平台公司已結束在香港的業務。

一場意外改變了阿枝的人生方向，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靠一雙手一對腳獨闖天下。他慨嘆道：「在網

上找我的名字，會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新聞。一是充滿成就感，代表香港出賽的一面，另外就是那宗交通

意外，充滿創傷的一面。」

外賣平台四大問題令危險增加 


年僅25歲的何繼枝被危險駕駛的的士司機撞至重傷，他的故事受到社會熱切關注，但他並不是唯一一位有

如此遭遇的人。

據香港警務處統計，2021年首半年，牽涉食物外送速遞的意外多達196宗，其中有32人傷勢嚴重。中文大

學亞太研究所社會創新研究中心2022年6月發表的基層平台工作情況研究報告顯示，受訪的215名食物外

賣平台工作員當中，接近3成人曾在工作期間或上下班途中發生過事故。報告指出，這些令人震驚的數字，

說明了外賣平台這一商業模式的危險性，平台在系統設計上逼使外賣員成為魯莽的道路使用者，令意外更

易發生。

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外賣平台不斷更改經營方式，當中foodpanda的變化最為明顯。巴基斯坦裔外賣車

手Sunny當了foodpanda外賣員5年，見證很多變遷，「以前我們會說這是一份夢想中的工作，現在卻成

了惡夢。」每次外出工作，家人都會提心吊膽，叮囑他「千萬不要出意外」。

Sunny於2018年加入foodpanda擔任車手，當時foodpanda以僱員模式聘用外賣員，Sunny享有與一般

勞工同等的待遇，工作時間與收入穩定，受傷或生病了，會有病假津貼。他做了幾個月便被升為當區隊

長，送餐之餘協助外賣員與公司溝通，薪金加上獎金，月入可高達港幣4萬多元。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08/P2021090800331.htm
https://www.csis.cuhk.edu.hk/publication/Towards_fair_work_working_condition_of_grassroot_platform_labour_in_Hong_Kong.pdf


轉捩點發生在2021年，foodpanda忽然解僱所有以僱員身份聘用的外賣員，仍想留在這行業的，只可被

逼接受自僱身份重新簽約。這時開始，所有外賣員都不再受《僱傭條例》與《僱員補償條例》保障。

當意外發生時，公眾往往將責任歸咎於駕駛者身上，然而，Sunny指出平台也有很大責任：「現在比以前

更容易發生意外，因為公司對外賣員施加很多壓力。」Sunny、阿枝與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歐嘉泳都認

為，foodpanda和另一外賣平台Deliveroo的剝削，無疑是將外賣員置於險境，當中問題主要有4點。

Sunny，巴基斯坦裔外賣車手。

第一，平台每隔一段時間便改變薪酬計算方法，令外賣員的收入減少，必須工作更長時間以維持收入，疲

憊的狀態令意外更易發生。2022年7月，為foodpanda工作的外賣車手陳德明駕駛電單車準備開始工作，

期間在觀塘區秀茂坪道失控撞向巴士，不治身亡。遺孀陳太向香港01記者哭訴道，由於foodpanda改變制

度，迫使外賣車手要接更多的單，才可以賺取足夠收入養家。丈夫以往通常每天早上9至10時出門，晚上

10時回家；制度改變後，丈夫有時會改提早到早上7時開工，晚上11時才回家，平均每日工作14至16小

時。

第二，平台會限制外賣員的送餐時間，超出指定時間者會受到懲罰，輕則不獲發放獎金，令收入減少，重

則被停更（暫停班表）甚至註銷帳號。foodpanda對外賣員控制比Deliveroo更為深入，會按外賣員的表

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796823/%E7%A7%80%E8%8C%82%E5%9D%AA%E8%BB%8A%E7%A6%8D-%E6%85%98%E6%AD%BB%E5%A4%96%E8%B3%A3%E5%93%A1%E6%97%A5%E5%81%9A14%E5%B0%8F%E6%99%82%E9%A4%8A%E5%AE%B6-10%E6%AD%B2%E5%A5%B3%E5%93%AD%E5%96%8A-%E6%88%91%E8%A6%81%E7%88%B8%E7%88%B8


p

現將他們分為6個組別，外賣員必須保持高水準表現，及時送達，才可以進入較高組別，選到較賺錢的更份

（班表）。這彷彿在外賣員心裏埋下一個計時炸彈，外賣員時刻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鞭策着他們加快速

度送餐，令意外發生的機會大增。

第三，平台並無提供安全訓練，為外賣員制定的安全指引只是一紙空文，平台並沒有投放資源落實指引的

內容。Sunny回憶當初入行時，foodpanda會提供正式的安全訓練，安排一位資歷較深的車手帶他上路，

提醒他如何避免意外發生，現在這制度已消失。

第四，值得關注的新問題是，近年foodpanda開拓了網上超市pandamart的新業務，卻沒有考慮送貨與

送餐的分別，忽視送貨的危險因素。平台並沒有限制所運送貨物的重量，嘉泳指，據他們在深水埗區的統

計，一個車手通常被指派運送2至3袋貨物，運送2袋貨物時，重量平均為8.36公斤。過重的貨物會令車輛

容易失平衡跌倒。當車手認為貨物過重而要求多找一位同工分單運送時，平台為節省成本一概拒絕。

當Sunny仍然以僱員身份擔任foodpanda車手時，他也曾發生交通意外，頸椎3節骨折，放了6個月的病

假。foodpanda給他3個月的病假津貼，他得以在經濟壓力較小的情況下休養。假如換了是現在受傷，病

假期間完全沒有收入，他大概不會休息那麼久，很可能在傷勢未完全康復時便會急着復工。

現時平台視外賣員為自僱人士，拒絕提供勞工保障，只提供一份賠償額頗低的團體保險，當中意外死亡賠

償額僅為勞工保險補償的八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此數字截至本文刊登日期為止，可參考香港勞工處、

foodpanda、Deliveroo相關保險資料）。

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1.ht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2z1ngmE6ZwRdrwUwXFrley4lCwgYFQv/view
https://deliveroo.marsh.com/group-personal#


外賣平台團體保險的受保條件非常嚴苛。上述提及外賣車手陳德明在前往當值區分準備工作期間遇上交通

意外，傷重身亡，僅僅因為他當時未正式上線，便不符合索償保險的資格，遺屬沒得到一分錢賠償。陳德

明的意外引發社會關注，外賣員亦為之憤慨，走上foodpanda辦公室抗議。種種壓力之下，foodpanda後

來更新了保單，將保障範圍擴闊至外賣員上線前後1小時。

政府、平台、公眾可怎麼做？ 


外賣平台欠缺監管引發的問題日益嚴峻，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政府已開始檢視相關從業員的保障問

題。對於孫玉菡受訪時指外賣員「一定不是僱員」，Sunny、嘉泳和阿枝都感到非常不滿。

Sunny說：「平台對於我們有很強的控制，自僱只是一種說辭，並非事實。」嘉泳分析道，foodpanda以

前的僱員模式與現在的所謂自僱模式分別並不大，甚至現時的所謂「獨立承包人」制度對外賣員的控制比

之前更強，外賣員的出席率、工作時間、接單率都受到嚴格監控。Deliveroo雖然比foodpanda自由一

點，但仍然要求外賣員達到80%的接單率，低於80%者將無法得到獎金，而且Deliveroo對外賣員的懲罰

更嚴厲，只要外賣員表現不如理想，便會被註銷帳號，猶如即時解僱，亦不設上訴機制。

阿枝指出，平台將他界定為自僱人士，工傷之後，他無法獲得《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但實際上，當時

那平台是用「包鐘制」，外賣員有固定時薪，工作區域、送貨時間、上線時間都受到嚴格限制，與受僱無

異。

2023年4月初，工業傷亡權益會聯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外賣員權益關注組及兩名車手與勞工處會面，討

論保障外賣員權益的問題。席上，阿枝和另一名車手都向勞工處要求，不應再任由平台以自僱名義剝削外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86173-20230202.htm?archive_date=2023-02-02


賣員，政府應重新審視平台所謂的自僱有多真確。

當時勞工處代表回應道，處方歡迎外賣員受到平台不公待遇或發生意外後，到勞工處立案，只要收到呈

報，勞工處就會開檔案辦事。現時，勞工處正嘗試掌握全港外賣員的情況，會與平台公司密切溝通以商討

改善問題的方法，未來不排除會立法保障外賣員的權益，當中，工傷是首要處理的方向。

九龍工廠區一位 foodpanda外賣員過馬路。

捍衛外賣員的權益 
 對於平台本身的制度，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提出了具體的倡議。 


首先，平台要重新檢討薪酬機制，減少對車手的控制。關注組要求平台設立基本時薪，每張訂單的金額另

計。「有固定時薪，外賣員就不一定要搏命才可以賺到合理的工資。」

嘉泳指，外國確實有工會成功逼使政府要求平台制定最低時薪。據中文大學社會創新研究中心的報告，紐

約的網約車司機可獲得每英里1.161美元（港幣約9元）的最低工資，與及每分鐘0.529美元（港幣約4

元）的最低工資，換算時薪即為港幣240元。此外，司機亦可享有與一般勞工相若的工傷賠償和其他勞工

福利。



此外，平台的懲罰機制要透明，就算要減薪或終止合約，都應向外賣員交代原因，讓外賣員知道可以如何

改善。現時外賣員無法掌握送單時間的上限和下限，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對於健康甚至是駕駛安全都很

大影響。

再者，關注組認為，當外賣員因工受傷，平台提供的賠償應與《僱員補償條例》相若，而外賣員上線工作1

小時前後都應受到保障。在申索保險理賠時，平台應主動協助外賣員。例如很多外賣員都上了年紀，用不

慣複雜的手機應用程式，不知道要如何申報保險，而平台容許外賣員申報保險的時間有限，意外發生的30

日內就要呈報。嘉泳指出：「如果出了意外，平台第一時間就知，他們掌握最多數據，而且他們一定會找

到受傷外賣員的家屬或緊急聯絡人。但是，除非有媒體報導，否則平台都不會主動跟進。」

要推動改善工作待遇，最大的力量無疑是來自於外賣員。嘉泳經歷了3次外賣員罷工，深信外賣員的能力：

「我們很希望外賣員團結起來，站出來捍衛自身的權益，即使做很微小的事，都可以帶來改變。」擔任組

織者的嘉泳，見證過不少直接行動的成果。

有些地區因為規劃問題，不一定有泊車處，車手送餐上樓時就被抄牌，有時分分鐘損失半天的收入。從

前，啟德沐寧街並沒有設立公共車位，外賣員經常在那裏被抄罰單，他們嘗試去信大廈管理處都沒有用，

外賣員便呼籲同工集體杯葛，不到該區送貨，最後成功爭取當區容許外賣員泊車。

在香港，有不少外賣員為少數族裔人士，種族分歧有時會掩蓋了真正的問題。嘉泳憶述，有一位在屯門工

作的外賣員領袖說過，由於平台資訊不透明，外賣員不掌握運作方式，或者無力要求平台改善問題，有時

便會將一些系統性的問題歸咎於其他種族，例如是，華人車手認為南亞車手「做爛市」（超低價搶市），

南亞車手罷工時會責怪華人車手不站出來。然而，這些指責都無助於改變問題，外賣員應該將矛頭指向真

正的罪魁禍首——外賣平台。



嘉泳，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

除了直接行動，嘉泳也鼓勵被剝削或受工傷的外賣員積極向勞工處僱員補償科、勞資關係科、勞資審裁處

立案申索，除了可逼使平台或保險公司和解賠償，為自己討回公道，還可以惠及外賣員整體：當案件送上

法庭審理，平台便不得不交代運作機制，外賣員掌握到更充分的資訊，可提出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而

且，政府部門收到外賣員呈報個案，必定要予以回應，當個案累積起來，令問題浮面，就可逼使政府認真

跟進。

公眾在促進外賣員的權益上也有一定的角色，「對於平台而言，客人的權力比外賣員大得多，被投訴後，

外賣員便很難翻身。」嘉泳呼籲公眾理解外賣員的難處，不要那麼苛刻。有時訂單送得慢，可能是平台為

了節省成本，要求外賣員一次送兩單，或者將應該給車手的單派給步兵，自然會比預期時間等得久。「其

實外賣員不會想送得慢，因為這會減少收入，客人要明白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裏。」

目睹外賣員發生交通意外時，公眾可以幫手拍照記錄、報警，以及聯絡協助外賣員的團體。在缺乏保障的

情況下，很多時外賣員遇上意外只能獨自面對，相反，若社會有所關注，平台和政府才不會那麼輕易置之

不顧。

想為其他工友鳴冤 


當得知自己的意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那份溫暖，把何繼枝由絕望的深谷裏拉了一把。「工業傷亡權益

會、外賣員群組、之前做零售業的同事都幫我籌款，業主更叫我不用交租，我感受到人間有愛。」平台的

保險賠償非常有限，多得公眾慷慨捐輸，減輕了他對前路的徬徨。

「同類型的嚴重意外，可能十個有八個都不在人世了。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上天讓我可以重新走路，

又有那麼多人幫我，我覺得自己應該要做些有意義的事。」阿枝希望想將自己的故事和見到的問題說出

來：「我想為那些已經死去，再也不能說話的人鳴冤。」振作起來後，他去到工業傷亡權益會做義工，後

來更提出要當實習生，協助幹事們支援工傷者。

對於未來 此刻 繼枝充滿期 「 近我獲 院校 社 課 錄 我希望 後 以成為 名社



對於未來，此刻何繼枝充滿期盼：「最近我獲一間院校的社工課程錄取了，我希望日後可以成為一名社

工，為了與我有同樣遭遇的貧困兒童、外賣員、工傷者、傷殘人士而奮鬥！」

九龍住宅區 foodpanda 外賣電單車。


